
一、引言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

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

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

脱真贫、真脱贫”[1]。当前脱贫攻坚进入了决战阶

段，也是扶贫最艰巨的时期。贫困地区物质条件

和硬件设施虽然逐渐完善，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不足的问题却日益凸显。长期的物质匮乏而导

致的精神贫瘠，使得贫困群众主体意识薄弱，思想

层面落后，明显跟不上物质脱贫的脚步，增加了返

贫风险。

精神食粮能激发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

实现幸福小康作为奋斗目标，从以往被动等待扶

贫，到主动参与脱贫。扶贫先扶志，扶志就是要扶

志气、扶信心，转变落后生产观念，扶正安于贫穷落

后的心态。使贫困群众在心理上树立起通过劳动

脱贫的信心，认同勤劳致富的观念，激发出要摘掉

“贫困帽子”的志气和决心。然而不同的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遇到的困难也不同。尤其是民族深度贫

困地区的扶贫扶志，更需要因地制宜，才能真正扶

到“病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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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凉山扶志存在的特殊困境

（一）地理位置阻隔思想传播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西南部，除西昌市

外，其余16个县分布在川西高原偏远地带。地貌复

杂多变，海拔高，气候寒冷，自然环境恶劣。高山、

峡谷、平原、盆地等相互交错，交通不便。部分深度

贫困的村镇，需要牛马或人力才能完成物资运输。

在物资运输困难的情况下，思想文化更加不容易传

播。交通闭塞导致的信息不畅，让贫困群众很难及

时接收到新理论和新思想，更谈不上精神洗礼。想

要精神力得到提升和进步，除了靠个人的学习和感

悟，也需要具备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人去引导和

传授。而交通的闭塞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常常成为

传播者到达深度贫困地区的阻碍。以往的帮扶是

捐款捐物，接受帮扶的群众不用付出劳动就能得到

物资，逐渐养成“等、靠、要”的劣性意识。甚至政府

在实施扶贫策略时，因为这种劣性思维而导致扶贫

效果不佳。政府帮助下高价收购农副产品的“以购

代捐”制度就没有实现造血功能。“扶贫工作组帮助

M村群众高价收购成羊，民众不感激政府，反而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2]。在满足物质基础的时候，却忽视

了对贫困群众文化素质的帮扶和提升。把物质输

入贫困地区时，也要想办法把精神食粮送到贫困群

众手里。打通地理阻隔，畅通思想传播路径，是当

下脱贫攻坚要补足的环节。

（二）彝族传统文化影响

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彝民族发

展史的特点是一步跨千年，直接从完整的奴隶社会

形态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遗留下了许多陈旧

的文化陋习。浓厚的守土观念，滋养出得过且过的

思想。崇拜鬼神，延续“迷信”等祭祀活动，除了花

费高，还形成了宿命论的观念。其中作为父系代表

的“家支”文化，严重影响着婚丧嫁娶的消费观。高

价彩礼和“高额”操办的丧葬开支是传统彝族文化

里的陈旧陋习，是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源，严重影响

了扶贫成效。“凉山彝族地区婚丧消费的观念需要

改变，要理智面对婚丧消费问题，在传承民族文化

同时，不要造成家庭经济负担，应该把人力物力集

中到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上来，尽早脱贫致富，齐

奔小康”[3]。陈旧陋习势必须剔除，才能激发群众主

动去创造财富。只有消除精神上的贫困和落后，扶

正认知，才能巩固扶贫已经取得的成果，降低返贫

风险。近年来当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推

动移风易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要彻底让这一现

象消失，工作还需继续深化。

（三）语言沟通不畅影响

根据凉山州统计局2019年5月29日公开发布

的最新《凉山州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据公安人口统计，全州年末户籍

人口529.94万人，增长1.66%,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

302.17万人，占总人口的57.02%；彝族人口为284.13

万人，占总人口的53.62%”[4]。凉山地区彝语和汉语

是主要流通语言。越贫困的彝族地区汉语使用频

率越低，彝族之间通常使用彝语交流。例如凉山州

昭觉县，国家级贫困县，是典型的彝族聚居县。赵

镜[5]（2012）在论文中指出在昭觉县，彝族占比达到

97.4%，彝语在家庭语言使用中占了绝对优势，只有

在教育和工作领域才会使用彝汉双语。彝语是昭

觉农村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董婉[6]（2017）对甘洛县

尼尔觉乡牛吾村进行调查发现全村不能使用汉语

交际沟通的群众占了四分之三。语言不通是扶志

工作的巨大阻碍。优秀的文化、先进的思想、正确

的价值观传播都需要语言和文字作为媒介来完

成。在贫困彝区，只能借助彝语来助力扶志工作，

否则无法真正让群众听懂、理解和接受。扶志工作

在推进过程中会面临两个主要困难：第一，缺少懂

彝汉双语且能承担扶志工作的人员。彝汉双语者

基数太小，覆盖不了更多的彝区贫困群众。第二，

懂汉语的彝族基层干部，扶志的创新思路还不够，

工作方法技巧有待提高，其扶志效果难以达到理想

层面。

（四）其它社会问题的影响

早年凉山贫困地区群众法治概念缺乏，安全意

识薄弱，对毒品和艾滋认知不足，导致部分群众因

毒致贫、因艾致贫，深受其害。近年来通过“索玛

花工程”和“红丝带行动”等禁毒防艾活动的开展，

受毒品伤害和艾滋困扰的群众数量有所下降。但

这部分挣扎在毒品和艾滋中的贫困群众，不仅心

理脆弱，而且精神力量和脱贫信心都比普通群众

更羸弱。虽然这类群众的个体数量有限，但他们

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是一个贫困家庭。许多家庭成

员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

响，严重挫伤了脱贫的志气和信心。这一特殊性，

使得扶志工作挑战更多，任务更重，难度也更大

了。他们必须先摆脱艾滋或毒品带来的心理创

伤，才可能重建脱贫致富的美好愿望。常规的扶

志工作方式，必须根据这样的情况做出调整和补

充。贫困地区掺杂着社会问题，是脱贫攻坚的难

题，也是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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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贫困彝区扶志的策略

（一）大力培养具备彝汉双语能力的基层扶贫干部

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想要取得实效，需要一线

基层干部把基础工作抓牢夯实。基层干部起着先

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在彝区，精通彝汉双

语的干部更能与当地群众形成良好的沟通，提高工

作效率，增强服务群众的能力。对基层扶贫干部的

培养可以从三个方面开展：一是培养彝汉语言能

力。组织彝汉双语培训班帮助彝族干部掌握汉语，

汉族干部掌握彝语。打好语言基础，是扶志工作中

与彝族贫困群众走得更近的保障，能更深入了解到

真实的情况。二是对彝汉文化差异、当地风俗、彝

族家支都要做到充分了解。只有补足这方面的知

识，才有把握准确引导当地群众认清楚陋习，学会分

辨什么是“致富”行为，什么是“致贫”的行为。在移

风易俗上，也会更容易找到被群众接受的扶志方式，

倡导现代文明，剔除婚丧嫁娶中的“致贫”行为。三

是借助优秀扶志经验，加快提升扶贫干部扶志能

力。依托凉山州首府西昌市的教育资源开展提升扶

贫干部扶志能力的专题讲座，把全国扶志工作做得

好的贫困县负责人请来传授经验和方法。身处偏远

地区，交通不便的干部，利用网络媒体资源定期通过

网络视频学习交流扶志经验。特别要在培养彝族干

部上多下功夫，要先把干部的“志”扶起来。

彝族地区，能够担任基层干部的彝族工作人

员，其家支在当地彝族群众中都具备一定的影响

力。“上等家支在基层的根基延续到其后辈，G村‘最

好’的四个白彝家支的后代均担任村内要职，分别

为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村文书和村内毕摩;

村内最德高望重的“德古”也属于其中的三个家支”
[7]。此类彝族基层干部已经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能得到更多的信任和好感。在开展工作时，想要取

得更好的效果，就需要在政治理论学习上下功夫，

提高思想觉悟，加强责任意识，深化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二）使用彝族题材的文化作品宣传

扶志就是扶观念、扶信心、扶思想，跟人的认知

有关系。自从十八大以来，许多贫困地区开展了积

极的扶志探索，形式包括优秀文化宣传，树立身边

脱贫致富模范为榜样，举办勤劳致富的文艺演出

等，来引导贫困群众从精神上拔高，激发脱贫致富

的内驱动力。然而，这些形式照搬到贫困彝区，容

易水土不服，无法满足彝族群众的文化需求。凉山

贫困彝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6年，群众普遍素质

低，又有本民族传统文化和观念影响。扶贫扶志的

文化活动需要加入彝语和彝族文化元素，才容易被

接受和理解。文化下乡类的文艺演出，如果有彝族

歌舞或彝语言类节目，更能吸引到彝族群众。唤起

民族文化认同，产生共鸣，扶志才能在彝族贫困地

区顺利开展。

刘智勇[2]（2020）对凉山州M村的实地调查指出

贫困彝区群众“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十分严重。

即使政府开展了“以购代捐”、产业扶贫工程和农民

技校培训等活动进行技术、教育的帮扶，也没取得

理想效果。其实政府尝试的扶贫项目并不差，但这

一系列的扶贫举措中“扶志”活动较少，贫困群众的

观念、信心、思想没有扶起来，再多的扶贫工程落地

也会变味。将扶志精神注入日常文化娱乐中，进行

潜移默化的感染，更易于文化素质低的群众接受。

（1）多支持彝语原创电影，选择勇于打破婚丧嫁娶

等陈规陋习的励志题材。电影和电视剧是日常群

众休闲娱乐的方式，影片中传达的思想和价值观往

往能直接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观念。电影《花腰新

娘》讲述了主人公“凤美对‘三年不落夫家’婚俗的

挑战，体现了现代文明融入的背景下彝人对传统民

风民俗的思考”[8]。彝区贫困群众通过电影中凤美

追求爱情的故事，能认知到彝族女性的社会地位，

感受到彝族婚嫁中陋习的弊端，从而引起反思。（2）

鼓励彝语原创歌曲融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元

素。彝族流行音乐近年来受到彝族青年的喜爱和

追捧，但多以思乡和爱情为主。在音乐创作中加入

更多催人积极向上，面对贫困不屈不挠的精神元

素，可以激发群众脱贫的信心和勇气。（3）此外，可

以邀请美术专业的志愿者去到异地搬迁后的彝族

村镇，为老乡绘制民族特色的壁画装点村庄。壁画

题材选取脱贫攻坚有关的内容，营造出贫困彝区

“树新风，敢于摘贫困帽”的决心。这一举措既美化

乡村，又能大力宣传自食其力、自强不息的脱贫攻

坚精神。

（三）以家庭为单位的扶志计划

凉山地区彝族家庭人口基数较大，迷信多子多

福，一般生育两个孩子及以上。在贫困彝族家庭中

最常见的是越穷，孩子越多，同时抚养几个孩子又

加重了贫困。物质的极度贫乏和生活的挫折，让整

个家庭丧失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和信心。家庭

是小集体，如果其中有一位家庭成员萌发了摆脱贫

困、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那么整个家庭脱贫

的概率将大大提升。《“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国

发〔2016〕64号）中指出针对贫困家庭中有愿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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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每户至少培养一个

有技能证的人，并提供就业岗位。这个人的劳动技

能有望带动全家脱贫。然而事实是，接受了电焊、

水泥工、彝绣、烹饪、挖掘机等培训后的贫困群众，

基本无人愿意外出务工就业。坚守故土，得过且过

的顽固思想，地方政府怎么鼓励都收效甚微。那

么，在培训技能的同时，应该加大力度帮助劳动力

在思想觉悟上提升，认识到勤劳致富，脱贫光荣。

把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的“志”扶起来，重点加强思想

教育，有利于激发其内生动力，主动就业，创造财富

收入。再通过他的示范带头作用，影响整个家风，

激发全家人脱贫奔小康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人人以脱贫为光荣。从扶一人志，到一人扶全家

志。每个家庭的志气扶起来了，整个村子的脱贫攻

坚的志气就起来了。

（四）持续优化思想教育

在脱贫攻坚中，知识教育帮扶已有一定成效，

文盲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但贫困群众的思想教育

工作推进还比较慢，思想落后跟不上物质发展的情

况持续存在。思想教育的作用在于保障扶志取得

长效进步，夯实已取得的脱贫成果。贫困群众思想

觉悟的深度与精神境界的高度直接决定了脱贫工

作的快慢，以及返贫概率的高低。脱贫的胜利除了

从物质上摆脱贫困，也要从思想上剔除“等、靠、要”

的穷根思维。凉山贫困地区已经开展的“四好创

建”活动中“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贯彻落实，

在一定程度上对贫困群众的思想起到了良好的教

育作用。然而，当前扶志取得的成果只是阶段性

的，工作还需要持续跟进。第一，继续优化思想教

育内容，持续贯彻落实各种形式的“移风易俗”活

动。例如，乡县从学校层面出发，结合“移风易俗”

的精神，开展了“小手牵大手，文明齐步走”和“学前

学会普通话”的活动，对培养学生及其家庭良好的

卫生习惯及“摒弃陈规陋习，树文明新风”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第二，思想教育要做到制度化、系统

化、常态化，要深得民心。继续把“移风易俗、四好

创建”等思想教育写进政府的决策中，并执行。尽

快从以往的成功经验中提炼出思想教育内涵，形成

可长期指导贫困群众思想进步的指南。思想教育

工作的展开要与改善贫困群众的生活环境、质量相

结合，常搞常新。优化思想教育不仅对解决精神贫

困起到作用，也大大降低了返贫风险。

四、结语

凉山彝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形式复杂且严

峻。2020年要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摘帽，时间紧，

任务重。脱贫攻坚要取得胜利，人民群众是重要主

体，只有激发出人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才能让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积极脱贫。扶

志是防止返贫的重要工作。为把贫困群众的“志”

扶起来，工作中要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推进陈

规陋习专项治理，深化感恩奋进教育，也要注意彝

区的民族独特性，因地制宜。只有精神扶贫做到位

了，才能杜绝返贫现象的发生，保护好脱贫攻坚已

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我国脱贫攻坚已经进入了决

战阶段，反贫困事业进入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

扶志要紧跟扶贫进度，认真结合凉山贫困彝区民族

的独特性，想办法在当前的农民夜校、一村一幼、以

购代捐、循环种养、巾帼创业、综合帮扶等方面，把

扶志工作结合起来开展，设计有凉山特点的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策略，真正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真脱贫、不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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